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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 ! ! !前不久，去哈尔滨参加一个
摄影采风活动。因为对古玩收藏
的爱好，一般每去一个地方，总会
去当地的博物馆看看，所以这次
去之前，按例我又事先做了功课，
查了查关于黑龙江博物馆的介
绍，了解到他们馆里有一枚金代
的双鱼镜，直径达 !"㎝，非常漂
亮，于是打定了主意，这次哈尔滨
之行一定要去看看此枚镜子。
到了哈尔滨后，忙完手头上

的工作，终于得空去看镜子了，一
到黑龙江博物馆，我便直奔 #楼
综合性民族展厅。随行的朋友比
我先找到了那枚镜子，喊我过去，
我一看却失望了，摆放在那里的
显然是枚复制品。打听之下，才知
道原来真品已被北京国家博物馆
调走，此处只余复制品供参观者

一窥其样貌而已，要说真的，也只有贴在墙上的
镜子的图片是用真品拍出来的。虽然只有照片，
也可以看出该镜的风采，不愧是目前全国已发
现的最美、最精致的金代双鱼镜，堪称金代铜镜
的代表作之一，造镜工艺相当精美。
没能看到镜子，我稍微有些失落，颇觉遗

憾，同行的朋友为了安慰我，提议去当地的一个
古玩城看看。我事先查阅资料时得知，金太祖
（完颜阿骨打）即位后建立了金代的开国都城，
后又经金太宗、熙宗陆续建造，至金熙宗天眷元
年（$$!%年）封号“上京”城，其府曰会宁府，就
在今哈尔滨市阿城区市区南 #公里白城。听到
同行的朋友建议去看古玩时，便心想在金的开
国之地兴许能淘到金代的好镜子也说不定，顿
时又来了精神，于是一行人便转战哈尔滨南岗
区东大直街 !&号的哈尔滨古玩城。

该古玩城一共有 "楼，其中 '楼、"楼主
要经营字画，$楼至 (楼的经营种类丰富些，
但大多是民间的老式家具等，经营铜镜的店只
有几家。转了一圈后，在 #楼楼梯拐角处相中
了一家面积很小的店，店里有两枚真品铜镜，
其中一枚是金代双鱼镜。
该双鱼镜直径 $()(㎝，圆形，圆钮，素宽缘，

包浆光亮。镜背上的两条鲤鱼头尾相衔，鱼身修
长，鱼头与鳞片的雕工分外精致、逼真、细腻，整
个图案栩栩如生，活灵活现，极有感染力。金代
是一个对铜器管制非常严格的时代，因为战争
频繁，导致铜严重缺乏，所以政府严控铜的使
用，所有铜镜在未流通之前必须要由政府的验
记官刻押以示审验。双鱼镜是金代新出现的铜
镜类型，堪称金代铜镜的代表类型，出土的数量
也很多，从已出土的镜子来看，其形制也大体相
同。我先前已收藏了几枚金代双鱼镜，此镜可收
可不收，后来又想想好歹算是到了建立金朝的
女真族的“老家”，还是在当地收枚他们的铜镜
代表作，也算是纪念吧！
买好镜子后，坐在店里歇歇脚，和店主就聊

了会儿天。店主是牡丹江人，他说牡丹江地方
小，没多少人玩收藏，哈尔滨人气比较旺，收藏
古玩的人多些，还能有些生意可做。他自己也收
了不少镜子，还打开电脑让我看了那些镜子的
图片，我看了看，主要都是辽、金两代的镜子。我
也将自己的博客“张东铜镜”的地址告诉了他，
他当即上网打开了我的博客，浏览了一圈我博
客里的铜镜图片后，连连夸我的收藏种类丰富、
品相精美。我也不客气地告诉他自己这几十年
来在全国各地走动，平时还参加各种拍卖会，花
了很多精力才能收到这些藏品。以自己这么多
年的经历来看，他们当地的镜子总体而言风格
比较“粗犷”，现在价格又很高，想收到性价比高
的精品只怕很难。店主听了我的话也颇为赞同。
他还看中了我博客中贴出的一枚大镜子，出价
$%万，问我能否卖给他，自然被我一口回绝了。
哈尔滨的冬天很冷，虽然屋里有暖气，很暖

和，穿衬衫就可，可是外面是不适宜久呆的。于
是同别处古玩城外不乏摆地摊的情景相比，哈
尔滨古玩城外是没有地摊的，大家都将地摊摆
在了屋里，也算是一道风景，可惜的是里面的好
东西也不多。

! ! ! ! $**%年 $#月 (日，我和几位支委组织
了支部全体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到华西村，
作为党支部组织的一次重要学习活动。当天
是星期五，我们经过上级领导批准，在各自
做好自己工作的前提下比平时提早一小时
下班乘了大客车出发到华西村。到达预定的
住宿地已是晚上 &点了。记得那时的客房条
件很一般，基本是四人一间房，而且是公共
卫生。但因为是党员活动，因此不仅没有丝
毫怨言，而且在晚上 %时的晚餐上，大家都
非常开心，充满了活力，特别是当导游告诉
我们，第二天上午 %点在华西村的大会议室
里，将由老书记吴仁宝亲自给我们演讲，介
绍华西村概况、发展历史和华西农民的致富
道路时，让在场同志兴奋不已。

第二天我们起了个大早，因此都坐在
了大会议室的前几排。%点一到，吴仁宝准

时赶到主席台落坐后就开始了他的演讲。
起先大家不明白为什么老书记边上坐着一
个女青年，以为是他的女儿来照顾他的身
体。等老书记开口后，才知道女青年是老
书记的方言翻译，因为他每讲一句话后，
即由这位女青年用标准的普通话再复述一
遍！因为历史上上海属于吴地，上海话也是
吴语的一种，因此老书记的吴语方言我们
还听得懂一些，再加上那位翻译，就完全
弥补了他方言重和语速快带来听不清的问
题。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，吴书记几
个精彩的语段如“既和上级保持一致，也
和群众保持一致”；“大材小用基本无用，
小材大用基本有用”；“家有黄金数吨一天
也只能吃三顿，豪华房子独占鳌头一人也
只占一个床位”；“再大的困难难不倒，再
多的表扬夸不倒，再强的威吓吓不倒”；

“提倡‘一村两制’，村民既可以搞集体，
也可以从事个体，但不允许干部搞‘一家
两制’”等。当吴仁宝向会场宣布当年华
西村的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 #(亿元时，我
简直目瞪口呆，因为当时我所在的有 (+年
历史的大型国企一年的产值也仅为 #)( 亿
元，从数字上讲，一个小村庄是我们单位
的十倍！当吴仁宝精彩的演讲一结束，我立
即跳上主席台，请他为我刚才作记录的本
子空白处签上了他的大名和日期。

不幸的是吴仁宝于 !月 $%日逝世了，我
翻出了珍藏多年的他这个签名。在重温那些
经典格言的同时，也向他致以崇高的敬意。

! ! ! ! 抵达墨西哥
后，喜欢风景的朋
友马上背着单反出去
摄影了，喜欢美食的朋

友马上穿行在美食街，而
酷爱收藏的我则直奔当地的古玩市场。
不愧是异国的古玩市场，卖的东西都很

有异域风情，工艺精湛。各种语言的讨价还
价声更是一种别样的旋律，令人深深沉溺其
中。这时我路过一个古币摊，那些千奇百怪、
形状各异的古币马上吸引了我，有些金银古
币依旧闪闪发亮，品质极佳。这时一枚金币
吸引了我的注意，硬币上雕刻着雄鹰翱翔于

天秤之上，可能由于我入行时间较短，所以
我并不认识这枚金币，只是有些印象而已。
老板介绍说这是一枚 $%&$年的天秤鹰洋金
币，在墨西哥或者别国都没有大规模发行
过，原因是天秤鹰洋金币的直径只有 !&毫
米，比以前流通的花边鹰洋金币直径小了 #

毫米，虽然面值相同，但是含金量少了，人民
不干了，所以最终没有大规模流通，$%&!年
墨西哥政府就停止发行天秤鹰洋金币，所以
传世量并不多。
这时我想起来了，正是由于传世量少，

所以天秤鹰洋金币赝品也很多，我询问摊主
的价格，摊主开出的价格倒是比较合理，但

是我吃不准这枚金币的真伪，所以并没有出
手。回到宾馆后我坐立不安，脑子里总是出
现那枚精致而粗犷的天秤鹰洋金币，朋友见
我这样，便劝我买下它算了，我说我吃不准
那枚硬币的真伪，不敢出手。朋友又说了：
“你收藏是因为你喜欢，而不是单纯因为它
的价值。你既然喜欢那枚金币，它就可以成
为你的收藏品。”听了朋友这一席话，我决定
入手那枚天秤鹰洋金币。

第二天一早我就直奔古玩市场，找到
摊前询问老板那枚金币的事，老板却告诉
我说那枚天秤鹰洋金币已经被人收走了，
就是你走之后没一会的事。我无奈地耸耸
肩，然后问店主那枚金币是真是假，店主
笑着告诉我说：“是假的，但是金子是足
量的。”听到这个结果我惊讶得几乎合不
拢嘴，我不知道我是否该庆幸没有买到那
枚天秤鹰洋金币。

! ! ! !珐琅器源于明末清初，鼎盛于清雍
正年间。雍正皇帝时期是金属胎珐琅器
发展的重要阶段，从类型上来区分，可分
为掐丝珐琅和画珐琅两种。
康熙以后，广州和欧洲的画珐琅器

制作匠师先后进入清宫内廷珐琅作供
职，参与指导并烧制画珐琅器，从此，清
代画珐琅的生产走上了成熟、规范化的
发展道路。在此基础上到雍正埋藏，画珐
琅器继承并发展了康熙晚期薄、平、光、
艳、雅的风格特点，制作工艺日臻成熟和
完善。雍正时期的画珐琅器与同时期的
瓷器、漆器一样，胎体制作规整，造型轻
盈秀丽，而且器型多有创造。
雍正时期的画珐琅器，在珐琅釉料

的色彩处理方面，除了继承康熙时期以
黄色或白色等珐琅料做图案底色之外，
并推陈出新，有所突破。比较盛行一种
以黑色珐琅釉料任，衬托纹饰图案，从
而在器物表面形成一种貌似黑退光漆艺
术效果的画珐琅器装饰方法。雍正帝一
向钟爱沉稳庄重的黑色，因此黑色成了
雍正时期的流行色，黑漆的光泽亮丽超
越康、乾两朝，使用普遍，是此时期的
一大特色。
我收藏的这个画珐琅乌木手执壶高

$")% 厘米，最宽 $")( 厘米，器底镀金
阴刻“雍正年制”无框双行仿宋体款。
此画法工整，粗细均匀，纹饰独特，布局
紧凑，圆圈大小整齐划一，盖与器身接合
精确，制作精美绝伦。铜胎，乌木盖钮，
双层圆冠式盖，与乌木把手以转轴相连，
压下按钮即可开启；梨形壶身，壶流自腹
面伸出的方向与把手成九十度，流口有
镌成浅浮雕式对凤的流盖，矮圈足。壶
盖上层黄地饰如意云头纹、转枝花叶，
下层黑地绘装饰图案花叶；壶身满绘各
种花叶，底白地饰枝叶，此壶的形制和
纹饰的式样均与传统的不同，显然是受
西洋文化的影响；乌木的把手和盖钮，
与明亮的黑釉相呼应，充分地表现出雍
正朝画珐琅的时代特色。

此外，执壶的形制与传统不相同，
显然是受西洋文化的影响，盖与把手以
转轴相连，压下按钮即可开启，兼具实
用及装饰的功能为一体，为一件不可多
得的珍藏。

! ! ! !家中珍藏的这张铁路时刻表，看似普通
但并不平凡，它是一张撤除已愈半个世纪
的，贯穿整个南京城的“京市铁路线”的行车
时刻表，其正面左边是“京市铁路行车时刻
表”，下方注有“中华民国三十七年七月一日
起实行”字样，右边是铁路线行驶路线图。背
面则是全线各站上下行各车次运行时间。

时光已经流逝整整百年，当年的南京，下
关至城内尚无汽车运输，仅依靠人力和畜力，
交通极为不便。为了筹建南洋劝业会，时任两
江总督的端方，奏准清廷动用藩库白银四十
万两，修建自下关至中正街（今白下路）的铁
路。时称“宁省铁路”，后改“江宁铁路”。民国
时称“京市铁路”，解放以后改名“宁市铁路”。

自光绪 !!年（$*+&年）$+月动工，至宣
统元年（$*+*年）通车。$*!"年江南铁路筑

成，市内铁路也从中正街南伸，穿过白鹭洲，
从新辟的雨花门出城，至中华门车站与京
（宁）芜线接通。$*'%年由于城市发展的需
要，南京市政府决定拆除。

父亲曾经给我们讲过一个与之相关的
趣闻：当年的这张时刻表价格是多少呢？它
是每张 '分。因为这条火车线路是当时南
京城内南北交通大动脉，运输繁忙，乘坐
的人很多，因此，时刻表发行以后十分抢
手，国民党南京市执行委员会，便以工作需
要为由，张口向京市线铁路管理处函索多
份，谁知曾是市长马超骏机要秘书出身的
处长黄比瀛，却并不买他们帐，他让手下
以“成本过高，数量有限，系发售性质，
特赠二份”，予以搪塞，使颐指气使的党棍
们，碰了个软钉子。国民党内部山头林立，

派系纷争的丑恶现象，由此可以略见一斑。
这张时刻表与我同岁，年限已愈六十

余载，乃父亲藏品，然品相上佳很是难得。
如今，慈父已离世多年，睹物生情，使我
感到它是越发显得珍贵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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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珍藏的吴仁宝签名
! 马蒋荣

一枚天秤鹰洋金币
! 吴 昆

曾经抢手的一张旧!时刻表"

! 谷万中

珐琅乌木把手执壶 ! 江初昕


